
弟弟是位失聪失语的人。不记得是谁
这样说过：命运给你关上一扇门，必定为你
打开一扇窗。这话在弟弟身上应验得淋漓
尽致。弟弟的语言和听力功能丧失了，但
他的观察和领悟能力，出奇的强大。

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弟弟不能和我
一样走进教室学习，便在窗外看我上课。
谁知，他居然学会了不少汉字！以至后来
想让他去找个人，只要写上名字，保准不辱
使命。

刚实行生产责任制那会儿，很少有买
新拖拉机的，为了解放生产力，提高收种速
度，不少人家买了旧拖拉机。白天干活，晚
上修车也，就成了家常便饭。或许弟弟看
过哪个修车老师的操作，他居然学会了拖
拉机的大拆大成，成了村里赫赫有名的修
车老师。从早年的耕耙耩种、开车划船、修
锁配钥匙，到后来的水电安装、机械维修、
操作挖掘机铲车，甚至于现在时兴的智能
手机，几乎无所不能，无师自通。再加上他

为人随和，乐于助人，街坊爷们无不称奇夸
赞。

弟弟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龄，适逢那
个特殊年代，不少能说会道的人都没成上
家，弟弟娶不上媳妇就不足为奇了。正因
为他光棍一条，人又长得矮小，所以他的年
龄就被人们淡忘了，都觉得他还是个小孩
呢，其实他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

如今赶上了好时代，弟弟享受着低保，
国家的安居工程还让他住上了老年房。衣
食无忧，安居乐业，按说他该在家享享清福
了。可他看到别人家过得越来越好，看到
我家两个上大学的孩子需要不少开支，他
不听劝阻，依然年年出去打工挣钱，来贴补
我的家用。孩子们对这个叔叔倍加敬重，
有好吃的都会让叔叔先尝。每年换季的时
候，大闺女都要给叔叔置办时尚的行头，还
煞有介事地教育弟弟妹妹们，长大了都要
孝顺叔叔。我这个当爸爸的，有时都难免
有点嫉妒。

这几年，弟弟跟着我的堂侄在砖厂当
调度。虽然工资不高，但那是技术活，相
对轻松些。无奈我堂侄的砖厂靠近环保

治理重点区域，绝对不能点火生产。眼看
砖厂生产的黄金季节就要过去，弟弟还在
家里待命。恰在这时，在安徽砖厂担任烧
火师傅的堂弟来电，说他那里急需人手，
弟弟是最佳人选。我把这个消息和弟弟
一“说”，他非常高兴，伸出大拇指，表示愿
意前往。

如何去安徽，成了大问题。开车送他
是最佳方案，可是工作日单位里不能耽搁；
只有3月17日那天合适些，但开车去安徽
打来回，安全没保障。那只好送他到曲阜
东站，让他独自坐高铁到淮南，堂弟在出站
口接他。给弟弟一交流，他表示赞同，没有
问题，并让我放心。我怎能放心呢？他这
个年纪，出门都不放心，何况他有更多的困
难！但他跃跃欲试的激动的样子，我别无
选择，只好让他试一试。

在曲阜东站，给他买完车票，又按他的
要求，在他手机上定好到达淮南的闹铃，耐
心等待检票上车。这时，候车大厅里正在
直播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人
大委员长的实况。当看到习近平同志全票
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整个候车

大厅掌声雷动。弟弟也面带笑容，跟着大
家一块鼓掌，并不断地竖起大拇指！他也
关注着国家大事，周围不少人向他投来惊
诧、赞赏的目光。这一刻，我为我的弟弟感
到骄傲，突然竟不舍得让他远行。

检票开始了，弟弟背起行囊，拿着车
票和身份证，随着南下的人流，渐渐消失
在我的视野。我越来越紧张，各种担忧
涌上心头，他能准确找到车厢吗？到站
知道下车吗？堂弟能接到他吗？接不到
怎么办？……亲爱的弟弟啊，如果不是
为了帮我，帮我的儿女，你真的不需要再
外出受累！你真的不会再有这样冒险的
经历！

虽然只有两个小时的空白，我真正体
会到了提心吊胆和坐立不安。直到堂弟发
来已经接到弟弟的信息，我终于长舒了一
口气，谢天谢地，弟弟终于平安到达了！亲
爱的弟弟，你真了不起，好样的！家人群里
沸腾了，有说我担心是多余的，有夸弟弟真
厉害的，也有说我低估了弟弟的……

不知不觉，我腮边多了两行幸福温暖
的泪水。 ■李海波 摄影

了不起，我的弟弟
韩宗前

以前在农村老家，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种有一两棵榆
树，应该有讨口彩和祈求富贵的寓意在里面吧。特别是在那个
不富裕的年代，家有“余钱”是件多幸福的事啊！

早春时节，光秃秃的榆树枝条上榆钱骨朵开始显露出来
了，先是隐约的紫色花苞，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树枝上，它的形状
与即将收获的高粱米差不多，春风轻轻一吹，好像一眨眼的功
夫就呼啦啦开了，结出一簇簇、一串串淡绿色的榆钱。

那些细小的圈儿，圆圆的，中间稍稍凸起，四周扁平，活脱
脱就是一枚枚缩小了的嫩绿铜钱。站在榆树下仰望，一串串的
绿花簇拥着枝条，在风中摇摆。榆钱虽然没有槐花那样引人注
目，那样芬芳，那样招蜂引蝶，但那一串串一嘟噜一嘟噜的嫩
绿，很吸引人。它们不仅仅是一朵朵开在春天的花，还是让人
们品不够的美味。

榆钱长成指甲盖大小，人们开始热热闹闹地采摘，“阳春三
月麦苗鲜，童子携筐摘榆钱”。小时候会爬树的我们，大多是在
身上背个袋子，噌噌地就蹿上树，坐在枝丫上，一手抱着树干，
一手把长得丰满的榆钱儿捋下来，自己先尝几口鲜，嘴角溢出
的淡淡的绿意后，才慢慢地把捋下的榆钱放进袋子里。不会爬
树的就用长长的竹竿上绑了镰刀，将榆钱儿长得最嫩最满的枝
条直接削下来，带回家再捋，可谓“长钩矮篮走童稚，顷刻绿萍
堆满前”。不过，榆钱儿没有槐花长得那样结实，很容易撒得一
地春色。榆钱儿满枝的时候，到处都能看到拿着刚从树下折下
的一枝榆钱，边走边捋着吃的孩子。一串串嫩绿的榆钱，成了
农村孩子新鲜的点心。

吃榆钱儿，最讲究的是嫩，榆钱的最佳食用期也就三五
天。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榆钱是农村人当仁不让的美食。
榆钱可以用面拌了煎瓜瘩，可以揉进面里蒸窝头；或是用干面
拌了直接蒸，熟了蘸着蒜泥吃；再就是煮粥，榆钱粥喝起来甜滋
滋、滑溜溜的。大文豪欧阳修喝罢榆钱粥，留下了“杯盘粉粥春
光冷，池馆榆钱夜雨新”的诗句。那个时节家家吃榆钱，整个村
子里都飘着榆钱的清香味。

等到暮春，榆树长出叶子，满树新绿已慢慢变成浅白，变作
淡黄。榆钱带着种籽，随着风簌簌飘落下来，路边、墙根儿就新长
出小榆树苗儿。“风吹榆钱落如雨，绕林绕屋来不住”“榆钱飘满闲
阶，莲叶嫩生翠沼”“南园花树春光暖，红香径里榆钱满”“寂寞春
风花落尽，满庭榆荚似秋天”“舞困榆钱自落，秋千外、绿水桥平
……”都是古人在榆钱飘落的季节，留给我们的最美诗句。

如今在都市里讨生活，每天见到的几乎都是杨、柳、槐、银
杏、大叶女贞之类的景观树，满城就很难找到一棵榆树，想品尝
榆钱儿的清香与嫩绿，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不出院门就行，估计
得到美丽的乡村去寻找了。没有了榆树，也就没有了一串串的
榆钱，没有了捋榆钱的欢乐。想欣赏“风吹榆钱落如雨”的景
观，也只有在梦中了。

风吹榆树钱如雨
王兴义

饺子，在北方尤其是鲁南、鲁西南地区的农村，四五十年
前，俗称扁食。应该是城乡文化的交融，带来了这种古老名称
的演变。几十年前，农村日常包水饺、吃水饺肯定是一种奢
望。春节吃饺子，吃肉馅饺子，天经地义；其他时间吃饺子，会
被老人或者邻居认为不过日子，不务正业；甚至儿子难找媳妇，
闺女嫁不到好婆家。再说，做水饺皮必须用麦子面，就是细面；
别的面粘度小，饺子不经煮，皮容易破。

但那个年代，细面只有过春节或者家里来客才可以吃。那
时的主食，就是地瓜干，每年的春天。农家入冬窖藏的绿萝卜，
再不吃就糠了，度春荒没有别的菜下饭，变着花样吃萝卜：萝卜
菜豆腐，清炖萝卜片，炒萝卜条，凉拌萝卜丝……就着瓜干煎饼
勉强吃饱。现在的80后、90后也许认为这就是健康绿色食品，
但那时候实在是无奈何而为之，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不知道哪朝哪代，也不知道哪位先贤，发现了榆树皮的粘
性和食用价值。这贡献和功绩，对于爱吃饺子又苦于没有细面
的人们来说，不亚于神农氏。榆树，北方常见的树种，树皮呈黑
褐色，落叶乔木，生长期比较短，树材高大，是造屋和制作家具
的常用木料。困难年代，榆树的榆钱和榆叶均可食用；而榆皮
作为一种特殊食材，用于包水饺，的确是先人的一大发明。五
十年前，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榆皮的这一功效。

那时候，谁家杀榆树，就有东邻西舍的人们尤其是小孩子，
拿着锤子和斧头远远候着，等到榆树轰然倒下，大家一拥而上，
锤子和斧头对着榆树不住的敲打，只听“伐木丁丁”，不闻“鸟鸣
嘤嘤”。估摸着榆树皮和树身快分离的时候，扯住树皮用力一
拉，一条长长的榆树皮就给扒下来了。时间不长，风卷残云，树
皮被扒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白生生的树身。而树主人也不会说
什么，好像主家杀榆树，别人扒榆皮，是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

榆树皮拿到家，不能直接食用，需要趁鲜把老皮刮净，只留
里面的白皮，然后，在太阳下曝晒，直到晒干；再把白树皮一节
节折碎，放到石碾上反复碾压成粉末，然后过箩，箩出来的细
面，就是粘性非常大的榆皮面了。用榆皮面若干，与地瓜面混
合，和出来的面不仅有粘度，而且还很滑溜，不沾手。这样和出
来的面，虽不具有麦子面的品质，却具有麦子面的粘度，做面
条、做饺子皮就不愁了。榆皮饺子的馅子，一般用萝卜，或者干
菜；家庭条件好些的，春节过油的时候，炼猪油留下的肉滋啦，
这时候大显身手，与萝卜馅一混合，加足大料和酱油，香气氤
氲，的确是不折不扣的美味佳肴，所以吃起来还是感觉味道好
极了。默默无闻的老榆树，一身是宝，在那个年代，就是它，帮
着农村的人度过了一年年的春荒。

多少年后的今天，饺子成了寻常食品，当然，吃榆皮水饺也
成了一种尘封的记忆。不知为什么，这些年，我时常想起童年
吃过的榆皮水饺。看到农村老家谁家拆老屋扒下来的榆木屋
梁，就想象着多少年前，这棵老榆树也许已经用它的皮给人们
做了默默的奉献。而生活好了，人们吃得要求高了，吃得挑剔
了，有时候令人瞠目结舌。有一年，我去南方一个城市开会，吃
早餐的时候，有一位胖胖的外地同桌吃鸡蛋，把两只蛋黄给剩
下了。看到我吃惊的眼神，他解释说：“不好意思，我胆固醇高
……”，两只黄澄澄的蛋黄，在我的目送下，被服务员端走倒入
泔水桶。看着同桌心安理得的表情，我想，这位老兄也许没有
吃过榆皮水饺，或者自年少即养尊处优，不知榆皮为何物。

经常回味榆皮的味道，才不至于忘本，才知道珍惜，惜
福…… ■苗青 摄影

榆皮的味道
段修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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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荷北佛

五四专栏

二十二岁那年，我师范毕业，分配在离
家二十里开外的白马中学教书。

中学位于白马小集镇边上，是个典型
的农村初级中学。站在校园高处外望，到
处是绿油油的水稻田。石墙围成的校园
内，几排红黄砖瓦的平房，分作学生教室、
师生寝室和食堂。学生二三百人，多是来
自白马乡所辖的四个村。学校教学和生
活条件是简陋和艰苦的，停电时，学生点
蜡烛上晚自习。冬天没自来水，师生都到
附近堰塘，砸开厚厚的冰，提水来淘米做
饭，堰水那时是清透的。老师都种菜，补
贴家用，有时也给学生吃，却是不要他们
劳动了，他们是怕耽搁了学生学习的。因
了老师的勤恳，校道边的菜地里，四季鲜
蔬不断。

第二年春季开学，天气暖和起来了，朝
学校周围展眼望去，小麦乌绿，油菜花开出
金黄碎碎，鲜艳的桃杏李花绽开在堰角、塆
林、路边。一个周六下午，我念想起亲人，
决计从学校抄小道步行回家。循了舒岭水

库边上的土路一直向前走，进入朱山村的
地界时，雨下起来了，沥沥淅淅，朦朦胧胧
的，路边一大片桃花在春雨里开得正鲜艳，
一朵朵、一簇簇，粉红粉红的，迎着雨雾
儿。雨是悄无声息飘洒滋润的，花是尽情
吮吸雨水的，那样雨润红姿娇悦目的景啊，
今天想来犹动人。终于穿过朱山村，抵胡
山寺脚下，折转西走时，青灰色布瓦的我家
老屋历历不远处了，我的心头顿时升腾起
一股亲切和温暖。

回到家时，在吴岭集镇上打铁的父亲
已经回来了，母亲在堂屋理菜。慈祥的祖
母，拄着拐杖龙钟地从厨屋里出来。看到
我，他们显得格外高兴，聊谈一些我在学校
的工作生活，反复叮嘱要搞好本职，教好学
生，和同事们搞好关系，那时我想，他们实
在是太啰嗦了。

其时我在白马初中过得好好的，尽管
农村学校物质生活条件差，但精神却愉悦
着的。那时学校的空气是清鲜的，满满的
田园气息，老师和学生及其家长都是纯朴
友善的。我们几个刚参加工作的师范生，
双休有时懒得起火做饭，干脆就在几个老

教师家里吃，随便得很，老教师家属反倒欣
慰。为了改善生活，一个暮春月夜，我们几
个年轻老师便约一起到清水秧田里下鳝鱼
去，月光如水，虫蛙繁鸣，那样乡村春夜的
景啊，令人心神爽然，实在太醉人了。

有时课余，教师们在一起交流教育教
学心得，探讨着如何精心上好每一节课。
我还记得那时没电的晚自习，闪烁昏黄的
烛光下，我们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们仰着
红扑扑的脸津津有味地听着，不时也提出
一些问题，他们那时实在是太爱学习了。
有一个期末，我校在全镇的统考中声名大
振，各科成绩远远领先于其他乡的初中。
我还记得校长抱回统考试卷时，那一脸欣
喜的样子。那些年我们教过的学生，今天
都已三四十岁了，许多早成人成材，在各行
各业上为国家和社会作着贡献。

那一年路遇春雨里的灼灼艳开的一枝
枝桃花，那些年昏黄烛光下一张张学生渴
望的脸，那些人生旅程的青葱韶华，交织成
景，永定格在了我人生的记忆里，在青春逝
去，人过天命之年的今天，犹涌动着我内心
的激情和活力。 ■汤清 摄影

那年的乡村芳华
李甫辉

城东旧街，新开了一家“老实人面
馆”。店不大，吃过的人都说口味独特，价
格公道，夸年轻小老板实在。好美食的玉
兰妈听后，决定跟女儿玉兰去尝尝鲜。

娘俩从城西赶到城东，走近面馆，远远
望见有位太婆跌倒在门边。还没等娘俩靠
近，老人已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手里提
着蛇皮袋，扶着门朝里张望。

店里出来个年轻人，一把扶住了老人，
玉兰一见，忙退到母亲的身后。

“您老想吃点什么？”年轻人客气地问。
太婆嗫嚅半天才说出一句，“我饿，想

吃面，可我只有两块钱！”
“行呀！”年轻人掺扶着太婆，让她在一

个空位坐下，“您老稍等！”说完，就进了后
厨。

不一会儿，一个女服务员端来一盆热
水，帮着太婆洗手，然后，又给太婆盛来满
满一大碗面。

太婆说：“我只有两块钱。”边说边把一

大把一毛的硬币摊在桌上，不敢动筷子。
“奶奶放心，老板说了，这碗面没加料，

只值两块钱！”女服务员说。玉兰妈见后，
小声对玉兰说，这碗肉丝面少说也值十块
钱。

等太婆吃完，那年轻人又过来了，收下
桌上零钱，还问太婆吃饱没。太婆出门时，
小老板送她，边走边说悄悄话。趁太婆不
注意时，往老人口袋塞进了几张大票子。

小老板回来时路过玉兰娘俩餐桌，正
微笑准备靠近，玉兰已站起身迎了上去。

“这个小老板年轻有为，心眼又好，你
要是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妈就放心了！”玉

兰妈对买单回来的玉兰说。
“妈，看他那个样，个不高，蔫蔫的，说

不定是个乡下人！”
“亏你还是个大学生呢，一点现代观念

都没有！乡下就没好人？”
“妈，我谈的朋友，也是个乡下人，那您

为啥不同意？”玉兰一激动，还不等妈回话，
红着脸，连珠炮似地接着，“您知道这个小
老板是谁吗？他就是您女儿的男朋友，您
一直不同意的那个人呀！”

“你这鬼丫头，连妈都骗……”玉兰妈
刮了一下玉兰的鼻子说，“好啦好啦，明天
让他到咱家做客……”

面馆的年轻人
蒋绍斌

闺蜜们在咖啡厅小聚，好久不见的我
们本想聊聊现在的生活，可看着邻桌几个
小女孩亲密地说笑着，刚过而立之年的我
们竟然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青春真好
呀！我们不禁问自己：如果能回到那个可
以无所顾忌横冲直撞的年代，我们还会选
择现在的生活吗？

晓晓说，“如果能回到17岁，重新坐在
高中的教室里，一定要好好学习，圆那个玫
瑰色的大学梦。”

也许是家庭环境的影响，熟悉晓晓
的人都觉得，在她身上有一种天生的优
越感，她很傲，也很任性。她数学特别
差，因为不喜欢数学老师。用她的话说，
数学老师看她都用白眼珠。于是，数学
课就成了她的阅读课，在高三备考最紧
张的阶段，她居然读完了张爱玲所有的
小说。现在想来，其实真的不能怪老师，
在那个拿成绩说话的校园里，哪个老师
能微笑着面对一个考试从来不会超过50
分的学生呢？

云儿拍拍她的肩，笑着说，“我虽然读
了大学，但也有属于我的无奈。如果上天
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把专业

选择放在首位，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一
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而不
是在一个乡村小学里，带一个18个孩子的
班，当个孩子王。”

云儿最遗憾的事就是高考志愿没报
好，那时候，她的成绩很尴尬，报喜欢的院
校就要服从专业调配，报喜欢的专业学校
就达不到理想标准。她纠结了很久，觉得
还是学校更重要。没想到，服从专业调配
的后果就是新闻专业变成了汉语言文学专
业。

听着云儿算不上抱怨的抱怨，小丽苦
涩地笑了，这些有什么呢，至少她们幸福
呀！反观自己，她唯有叹息，原以为是生活
对她太过不公，细想下来，她如今的种种艰
难多因那个男人，更确切地说是那个男孩
而起。

她说，“如果能够回到20岁，我绝对不
会早恋，绝对不会因为对一个男人的痴恋
几乎搭上自己的一辈子。我虽然读了自己
喜欢的大学，学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但因着
那个男人，我如今依然过着漂泊无依的日
子。”

我静静地听着大家的谈话，轻轻地笑

了，我也有遗憾，但我不愿意走回头路。因
为如今的我们，在旁边那些小女孩眼里，何
尝不是令她们艳羡的对象呢？

晓晓没有读大学，但家境优越的她早
早地稳定了下来，工作顺利，家庭美满得让
人忍不住心生嫉妒，因着这份稳定幸福，年
过三十的她依然拥有如花美颜；云儿虽然
没有如愿成为记者，但她做了老师，每天和
18个愿意称呼她“云妈”的可爱孩子在一
起，如今的她依然单纯善良，笑得胸无城
府；小丽虽然还在他乡漂泊，但丰富的人生
阅历让她比我们多了一份从容优雅，浑身
上下透着一份无法言表的妩媚风情。我们
矫情地说着自己逝去的青春，后悔着当初
的选择，可我们似乎忘记了，在岁月流逝
中，失也好得也罢，我们同样拥有了很多宝
贵的人生经历。

我们不应该后悔，我们应该感恩，感恩
走过的青春，因为是这个“走过”成就了我
们今天的一切美好。 ■李昊天 摄影

感恩青春
张晓杰

我的书柜最上层，有一只精致的
金边镜框，里面不是人物、动物照片，
不是旖旎的风景、名人字画，也不是
剧场瞬间、活动场面，而是一张奖状
的复印件，上面写着：授予32号采煤
队“大干红五月”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落款是“鹤岗矿区工会”，时间是“一
九九一年五月”，在落款和日期上盖
着一个圆圆的“鹤岗矿区工会”的公
章。这张复印件的原件，已经存入我
们局的档案室，当初复印了22份，我
们班22人每人一份。

二十多年前，我从山东老家来到
鹤岗的煤矿。经过近两个月的培训，
下井第一天，我就被分到32号采煤
队。全班共有21人，老孙是一位身材
魁梧、很爷们儿的东北中年汉子，其
他20人都是岁数不大的矿工。

32号采煤队是清一色的年轻人，
除了队长老孙，其余的都是光棍儿，是
本矿专门成立的“青年采煤队”，大家
戏称“光棍儿采煤队”。这只采煤队是
全矿的招牌，老孙是本矿连续多年的
先进生产者、生产标兵。他带领着“光
棍儿采煤队”不但月月超额完成原煤
生产任务，而且从来没有出现重大安
全和死亡事故。他们的平均工资，在
全矿一线采煤工人中是最高的。

五月到了，我们矿务局开展“大
干红五月”劳动竞赛活动。老孙身体
力行，吃住在井口，有时候连着一个
星期不回家。“红五月”第10天，老孙
升井后，在小吃部吃了饭，刚要下井，
调度室来电话说，他的患自闭症的儿
子跑到大马路上被车碰了，现在被送
进医院了。老孙听了心如刀绞，衣服
没有换就往医院跑，可是刚刚跑出煤
矿大院又返回来了。晚上一下班，他
拼命跑到医院，看到腿上缠着绷带的
儿子时，眼泪流出来了。

来自山东的小梁，在“红五月”第
一天下井时，竟然一不小心把脚崴
了，可是他竟然一个工也没有歇。白
天尽可能装作正常走路上班，晚上回
到家用红花药酒揉搓。小四川赶上
闹肚子，一连三天拉得脸都脱相了，
也没有休息。孙队长的弟弟孙老二，
快三十的人了，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对
象，让他白天休一个班去相亲，他央
求媒人在傍晚下班后吧。可是到了
那天傍晚，我们掌子面由于浮货太
多，必须清理掉才不会耽误下一个班
生产。当他和全班工人清理完浮货
升井后，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这才
想起来去相亲。刘劲松母亲三更半
夜心脏病发作，他连夜把母亲送进医
院，第二天让爱人看护着母亲，自己
早早来到了掌子面……

就是在这个“红五月”里，我们全
班22名矿工没有一人掉队，都出色地
完成了任务。我们32号采煤队完成
了原煤计划的130%，得到了矿务局
领导的好评。在矿务局“大干红五
月”表彰大会上，队长老孙代表我们
采煤队，从矿务局领导手中接过那张
写有“授予32号采煤队‘大干红五月’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的烫金奖状时，
眼泪不由自主流下来了。这泪水他
是为自己流的，也是为小梁、小四川、
孙老二、刘劲松和我们全体“光棍儿
采煤队”的矿工们流的。

后来，这张奖状就张贴在我们32
号采煤队学习室的墙上。再后来，矿
档案室要收集整理本矿荣誉，要把这
张奖状揭走时，老孙就派人把这张奖
状复印了22份，每份都塑封上，分别
镶嵌在22只小镜框里，发给了大家。

二十二份
复印的奖状

周脉明

太白湖畔

流年


